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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發生在古中國某朝代的故事。 

這故事同時可說是一個夢。夢，就是一種想像，一種幻想，有時更是一種希望和祈盼。我將我的夢，
都注入這個故事之中；希望諸君欣賞之時，可以感受到它的活力、它的生命。 

人生到底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我有時也很迷茫；好像這個我不是我似的。我會不會只是某人
的想像？某遊戲中的非玩家角色？我的思想真的是我的思想？會不會是某人的指示才令我作出這個選
擇？我創作出小說中的角色，如果他有了自己的思想，是否又會有同樣想法？ 夢，就是一種如此奇
妙的東西。 

看了這故事，各位看倌們可能都會明白，人類其實是落入了爭鬥的循環。人類的歷史是不斷重覆的，
相似的事不斷發生，其實也不足為奇。人類，聚在一起就自自然然會有事情發生、就自自然然會有鬥
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九門無才子



第一回 紫花夢蝶

第一回    紫花夢蝶

 在某個遠離人煙，三面環山，草茵處處的地方，坐落了一個山莊。

山莊非常氣派，其佔地之大，建築之莊嚴，堪比王府。遠看整個山莊，佈局工整，亭台樓閣無一不是
精工所造。驟眼一看，不知是朝廷何家達官貴人所住的地方。

但行近再仔細觀察，山莊卻隱約透出一種凋零的氣息。庭園雜草叢生，顯然多年沒人修剪。其牆身雖
宏偉卻日久失修，像一個垂垂老矣的將軍，仍保有年青時的氣勢，但實際上卻風燭殘年。

而山莊亦靜得離奇。如此規模的山莊，連同下人住上數十人都只不過是等閒之事。如今卻未見嘈雜人
聲，在如此雄偉建築的襯比之下，顯得非常詭異。

正門樑上掛著一個牌匾。正確來說是半個，因為牌匾後半早已破損並不知所踪。現在仍在的牌匾部份
，仍見有「江家」二字。第三個字，從剩餘的筆劃來看，應該是個「山」字。所以整個牌匾所寫的，
大概就是「江家山莊」吧？

在經過空無一人的前院，再深入後園，終於見一老一少兩人。他們各自手握木劍，正在以比劍的方式
練習。雙方都劍走輕靈，有來有住。老者白髮斑斑，最少年過六十；身形略顯瘦削，卻無損氣度，雙
眼威嚴有神，予人劍氣迫人的感覺。少年則看來十七、八，一張臉龐同時有著娃娃臉與帥氣的特質；
一舉一動總給人一絲猶豫及拖泥帶水的感覺，但眼神卻流露出堅定的光芒。其矛盾的特質正是年輕青
春的本錢，正是突顯其未來不可知的可塑性。

比試之間，明顯老者遊刃有餘，少年卻漸進下風，處於守勢。

「叮咚！」

老者看準時機，緊執木劍，半身劃了一個半圓，對準少年胸前斬去；少年雖提劍護身，但仍被這一著
彈出十五、六尺外。

「遊兒，剛才最後五招下盤功夫不足，今晚再練習紮馬一個時辰！」老者道。

「師傅，我剛剛已跟你過了百來招，比三個月前進步得多，何苦又再罰我紮馬？」少年說道。

「腳下功夫乃練劍的重中之重，多多練習只會有益無害，怎算懲罰？」老者再道。

少年無奈嘆了口氣，提劍站起，緩緩的步向井邊提了口水，舉頭便急急喝下。

老者：「還有，剛才你其中一招『人之初』，還欠一些火喉。此招乃廿八路『江家劍法』基礎中的基
礎，必須把這招練好，才能把其他招式的威力發揮出來！為師知道你性格略嫌柔弱，但劍招使出時，
還是要帶點狠勁才行。」

少年：「師傅，你說的我都明白，我也會好好的練。但這樣苦練劍法，為什麼又不許我將來找天宗派
的人報仇？我練劍又有什麼意義？」



聽得少年一問，老者一征；之後低頭沉吟半久，才道：「天宗派為正派之首，勢力太大，不應輕易招
惹他們。但遊兒你作為江家之後，傳承『江家劍法』還是須要的。」

少年聽後一副無可無不可的神情，事實上，老者的回答一早在他的意料之內。本來他就不喜歡殺戮，
而且上代的恩怨，也是在他還是襁褓時發生。雖然他也對仇人反感，但他還沒有那種非報仇不可的憤
怒。

少年原來名曰江宇遊，乃從前雄霸江湖一方，如今已幾近滅門的江家遺孤。而老者則名為蕭同，從前
乃江家山莊的家臣兼管事，如今成為江宇遊師傅，每日只希望他能練就江家劍法，繼承江家衣缽。

原來大約四十年前，武林發生所謂的正邪門派之爭。當年天宗派與若干門派組成聯盟，並在朝廷暗中
相助下，推舉了當時的天宗派掌門見峒道人為武林盟主，並自命為「正派」。

為了打壓其他不肯屈從的武林人士，正派將其他不服之門派貶稱為「邪派」，從此展開了數十年的正
邪門派之爭。

而江宇遊家族所屬的勢力江家山莊，本為武林正派；與天宗派、氣道門、丹心會並稱武林四大正派。
但十七年前，剛接任天宗派掌門及武林盟主的公孫孤日，在黃山武林大會上，突然指控江家勾結邪派
，將其時的江氏當家—江宇遊的父親江仁之，連同江家主要人物一一殺害。後來公孫孤日率眾四處
討伐江家餘部及門生，幾近將江家一脈清滅殆盡。

但奇怪的是，當年江家夫人臨終托孤，將還是嬰兒的江宇遊交給家臣蕭同照顧，公孫孤日竟也沒再追
殺，甚至他們兩人回到江家山莊生活，也沒再找上他們，似默許放過二人。武林有一說，認為公孫孤
日為正派盟主，念在舊日情誼，網開一面，盡顯武德。

江宇遊對父母及過去江家的一切可說是毫無記憶，反而對師傅則情同父子。但無論如何，這種先將對
方滅門再放過其中一小撮人的行為，竟可稱為「德行」，當中的邏輯他是想破頭皮也是想不通的。

與師傅練劍後，江宇遊便到山莊後方一處小小耕地打理農作物。他們種了些地瓜、蕃茄，產量不多，
但還算可自給自足。有時亦會運用輕功，到森林處捉些如兔子的小動物作食材。若收獲多了，會將其
中部份拿去山下最近的市集賣去或以物易物，換取生活用品。

這種耕種和打獵的生活，他們更視之為武學中的體力練習。過去江家山莊全盛時期，也非常重視這種
「入世」的訓練。即使從前不憂生活，仍要求門生耕獵修行；現在只餘師徒二人，蕭同當然更是將這
種傳統持續，否則也不知如何解決生活問題。

突然，江宇遊聽到遠處有幾陣吵雜人聲。自江家沒落後，山莊座落的山頭已經鮮有人到訪，偶有獵人
或上山採藥之士路經，也不會十分嘈雜。但這次卻似有爭執之聲，則非常罕見。那會有人故意到荒廢
山上吵架？

江宇遊十分好奇，於是運起內功，靜悄悄用輕功偷偷走到聲音來源附近，在草叢後藏好，看看到底是
什麼人大老遠來到這裡爭吵。

只見三名身穿靛青色錦衣的男子手握長劍，正進迫著一位少女。中間一名男子明顯為領頭人，看樣子
不過二十多歲，為三男中最年輕一個；氣宇軒昂，眉宇間散發著過人自信。這個年紀領著兩個比他至
少大廿年的人，可見此子本事不少。



江宇遊再望向少女，少女看來跟自己年紀差不了多少。一雙眼睛又大又水靈，瓜子臉而小嘴，長長秀
髮束成多條辮子，配上白哲的臉龐，看得令人心醉。

而少女的服飾，江宇遊之前從未看過。一頂小小的綉花帽，以紅黃色為主的絲綢長裙，穿在少女身上
顯得非常合襯。

只見三人中站在較後的一名中年錦衣人道：「邪派妖女！快交出仙狐日月璫，乖乖聽說話的或可免你
一死！」

江宇遊仔細觀察，果然見少女兩邊耳去都掛有耳環，垂掛著耳飾，左邊圓日形，右邊則月形；以耳璫
來說略顯浮誇。

少女柔聲道：「這可不行，這是我狐教聖物，師傅曾千叮萬囑要小心保護！」

領頭青年道：「宋姑娘何苦為難大家？一路以來我們追了你多少里路？妳輕功或許是真的不錯，但現
在內功已近乎虛耗，想走也走不了多遠了。加上真的動手，你無論如何也不是我們的對手吧？只要交
出聖物，我可保你安全，否則……」

只見三人對少年步步進迫，少女一雙眼睛瞪得大大的，顯得不知所措。

江宇遊雖不知事情底蘊，但見三個大男人欺負一個柔弱小女子，心底不禁有著一股憤慨。但師傅多次
叮囑不要涉及江湖之事，以免與正派人士槓上，招惹殺身之禍。當下也正猶豫，是否現身去救那名少
女。

突然，三人中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縱身上前，伸身似想搶走少女耳環；江宇遊再也按捺不住，跳出並拔
出木劍，劍面拍向那男子，竟將該人像「黏」似的貼在劍上，然後江宇遊再向前一揮，將那男子向前
拋出數十尺。餘下兩人見狀，立刻接住被拋男子，以免他受傷。

這時，領頭青年一邊扶著同伴，一邊大叫「是甚麼人！」

江宇遊想也沒想，立即提著少女手腕，頭也不回地拖展輕功，轉眼已經向樹林之處跑出半里之外！

原來剛才江宇遊向男子施展的，是江家劍法中的「一而十」；為借力打力，以小勝強的高深劍法。熟
練此招的箇中高手，只要看通對方招式，便能用這招轉移拖力方向，以數倍之力反擊。江宇遊平時與
師傅練招，也只有三四成把握成功。但他剛才觀察評估，真的動手起來，他未必是三人對手，因此只
能用此招一搏。幸而剛才那人不是拖展甚麼高深招式，只是隨手一伸，加上幸運成份，竟讓江宇遊一
擊得手。

江宇遊與少女跑到森林深處，在一片草地上，江宇遊伸手插向草皮之中，往上一提，竟有一道暗門，
原來是通往江家山莊的秘道。江家本為武林人士，山莊興建之初已預設多條秘道。這條暗道出口正是
剛才後山處，出口門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植有草皮，平日難以發現。江宇遊從小在這長大，得師
傅告知，才掌握其位置。

江宇遊進入暗道後，才放下少女手臂，慢慢一同向前步行。他低頭不語，剛才沒多想就幫了少女，現
在卻猶疑不知下一步怎樣做。那三人雖一時三刻不會發現這秘道，但遲早會找到山莊。是找師傅幫忙
擊退對方？一同離開？該如何開口向師傅說？師傅真會幫忙嗎？



「公子，請問……」少女膽怯地問道。

江宇遊這時才回過神來，望著少女，才想起自己剛才擅自救走少女，與她一句說話也未曾說過，實在
大為無禮。

江宇遊道：「姑娘請勿見怪，剛才情況緊急，才會如此不敬，對不起。」

少女仍語帶警戒地道：「敢問公子如何稱呼？請問為何出手相救？」

江宇遊聽他一說，才想到那少女是膽心自己是否又會對她不利，甚至跟剛才三人一樣搶她的聖物。想
來少女不明就裡，就被人提到秘道，有此懷疑也是人之常情。

江宇遊道：「在下江宇遊，剛才見幾個大漢將妳圍著，也沒多細想，就衝出將你救出，勉強要說就是
一時衝動……」

少女聽後征征的看著江宇遊，像不太相信她聽到的，並道：「江公子武功不錯，相信系出名門，難道
不知我這身裝束是武林邪派狐教的教眾服飾嗎？難道就不怕就邪派扯上關係？」

江宇遊道：「老實說，我剛還是第一次聽到狐教這個名號，師傅雖跟我略有提及武林正邪教的事，但
大體也只說過幾個門派。何況我家十多年前也被打為邪派，邪不邪派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樣。」

少女回應道：「那江公子是何門何派？」

江宇遊道：「我師傅名叫蕭同，聽他所說，我家以前是用江家山莊名號在江湖行走的。」

少女道：「江家山莊？想不到還有傳人在世！我以前也聽過江家山莊的故事，雖聞當年天宗門沒趕盡
殺絕，但十多年來也沒門生在江湖行走，江湖中人都說山莊中人實在已經全部死掉了。」

江宇遊道：「聽師傅說，江家只剩下我和他兩人了。這條暗道可返回山莊，我想了想，還是先速回山
莊跟師傅稟報，再從詳計議。」

少女道：「江公子，此萬萬不可，剛才追迫我的仍武林第一正派天宗門，你窩藏著我，加上你家過去
恩怨，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和你師傅！我還是獨自逃去較妥！公子放心，我自問輕功還不差，只要稍
事休息，就能再次拖展輕功。」

江宇遊這才回想到剛才提著她離開時，感到她身輕如燕，相信她是用餘力再運輕功，讓自己能較輕鬆
逃去吧？但想到剛才三人武功不弱，她一個女子輕功再高都十分危險，於是說：「姑娘，剛才那幫…
…就是天宗門的人吧？他們恐怕仍在樹林那邊四處搜索，你從那邊出去，很容易會被他們碰個正著！
這條暗道另一邊正是山莊，你要休息還是找我師傅幫手也好，也要先回山莊，還是先跟我去吧！」

少女低頭半㫾，然後道：「……好吧，似乎現在也只有此途，我們先回你山莊去吧！」

江宇遊道：「好！我們快些動身回去，在那些人找上山莊前想辦法……呀，我也忘了問，請問姑娘如
何稱呼？」

少女道：「我叫宋海蘭。」



 



第二回 夢行無界

第二回     夢行無界

 江宇遊和宋海蘭一路在暗道中步回山莊，其間幾乎不發一言。江宇遊一方面擔心如何跟師傅解釋整
件事，另一方面亦正煩惱該怎樣對付天宗派。天宗派過往對他家族的所作所為，雖只從師傅口中所知
，但已令江宇遊對他們極為厭惡，今日實際一見，更令他對天宗派反感。不過聽師傅說天宗派勢力龐
大，今次恐怕連累師傅，兩師徒遷離山莊一段時間看來也少不免。

宋海蘭見江宇遊愁眉不展，便道：「江公子，請你放心，當一到山莊，我便會離去，不會拖累你和你
師傅。」

江宇遊回道：「宋姑娘，是在下主動決定救你；何況我這一出手，天宗派無論如何也會找我們算帳，
怎樣也脫不了關係，先見了我師傅後再想辦法吧！」

宋海蘭眼見江宇遊一再堅持，也不再說甚麼；但她暗中決定，當到達山莊，有機會便自行逃去，以免
給江宇遊師徒再添麻煩。

他們兩行再向前行了四、五十尺，終於來到了盡頭。往上一望，果然有一道暗門出口。江宇遊略拖輕
功，把暗門打開，再提著宋海蘭一同上去。宋海蘭一看，是山莊的後園；雖然附近的建築有點失修，
但這個後花園倒是修葺得不錯，裁種得最多的是粉色的杜鵑，其次還有紫色和白色的，雖說種植數量
不算很多，但也稱得上美不勝收。

宋海蘭問道：「江公子，請問這片花圃是由你所打理？」

江宇遊道：「宋姑娘見笑，這個山莊始終是我的家，可以打理修葺的地方，我也會盡力。但房子和建
築始終缺乏材料，沒能修補。師傅說有錢也先用於生活必需品上，房子只要穩固，也就不必要粉飾。
否則我真想把牌匾弄好！」

宋海蘭望看花圃，其顏色排序明顯有經過精心襯配，每棵灌木亦鮮見黃葉，足見整理者是個細心之人
。

「師傅！」江宇遊見到師傅蕭同，叫了一聲便一個箭步衝前，宋海蘭見狀亦急步上前。

蕭同回頭一望，見江宇遊帶著一個陌生女子過來，心知不妙，板起臉問道：「遊兒，這位是何家姑娘
？」

江宇遊便開始簡述剛才發生的事了，蕭同越聽面色便越是鐵青，但竟也忍著沒有作聲，待江宇遊將所
有事情交代了一次。

宋海蘭一看蕭同面色，當下自然知道他的心情。江宇遊一說完，她便接著道：「前輩，此事與江家山
莊無關，我這就離去，絕不會連累你們！」宋海蘭隨即準備提步離去。

蕭同隨即叫道：「姑娘請先留步！」宋海蘭一征，停步後再回頭。蕭同再：「姑娘是狐教的聖女?」
宋海蘭面略有難色，但仍回了一句：「……是的。」



「唉！」蕭同嘆了一口氣，再道「想不到我們已沒在行走江湖，隱居於此，但仍然惹上此等江湖大事
。」

江宇遊道：「師傅，那班天宗派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竟然如此欺負一個女子，我出手相救，實有道
理。」

蕭同道：「天宗派固然不是好東西，但這位宋姑娘恐怕也不是柔弱女子。」他望一望宋海蘭再道：「
她乃狐教聖女，地位可比教主；且管有教中聖物仙狐日月璫。傳說聖物隱藏了狐教上乘武學，因此一
直引來各派覬覦。狐教乃邪派中其中一支主力，因此正派一直想藉詞強搶聖物。正派的人數及勢力雖
然乃邪派數倍以上，但聞說狐教總壇機關重重，高手亦眾，正派一直也不敢貿然出手。」

江宇遊過去曾經聽師傅說過一些江湖故事，狐教之名他也有些少印象，但未曾如此詳細理解過，心裡
充滿好奇，有十萬個問題想問；不過他亦自知不是適當時候去再追問，只簡單問道：「師傅，但現在
天宗派似乎已經不怕了？還明目張膽地去強搶。」

蕭同道：「我已十多年沒行走江湖，現在江湖形勢我已一無所知。莫非天宗派勢力已擴張至不怕強攻
狐教了嗎？」

宋海蘭一時低頭不語，江宇遊見狀即道：「師傅，當務之急，還是先應付那三名天宗派的傢伙！」

蕭同道：「這個自是當然！遇上此等大事，即使宋姑娘即時遠走，我們已是脫不了關係。只望他們就
只有三人，否則……」

蕭同心中正不斷盤算，他心中也有一絲閃過，是要將眼前這個宋海蘭捉住，再帶罪立功交給天宗派的
人來贖罪。但這念頭也隨即消逝，畢竟這有違俠義精神。他從小便在江家當下人兼門生，江家之前兩
代當家一直也以俠義為先，不能以强凌弱、乘人之危。而從前江家一直也對所謂的邪派，態度較為溫
和，更何況現在江家也被人貶損為邪派？若對方只有三人，而又無可奈何下只能硬碰，或許可以將對
方除掉。雖然未知來人武功實際如何，但聽描述應該輩分比他低，加上江宇遊，應該可以應付。但萬
一對方有更多人，則恐怕未能力敵。

蕭同道：「遊兒，我們先立刻收拾細軟，起行離開，先逃離這裡再作打算。」

江宇遊一生也未出過遠門，最遠也不過去到山下的小鎮，當然也不知師傅想到那裡避難，於是問：「
我們該逃往那裡？」

蕭同道：「我們先去極南方的獅子島，找外號神獅的島主東方照。他乃邪派第一高手，所有正派中人
都對他忌憚三分，而且他極為好客，相信會暫時收留我們。我們在獅子島處，短期應該會是安全的。
」

江宇遊道：「我們何不到宋姑娘的狐教總壇暫避？」

蕭同似笑非笑道：「相信狐教總壇不是我們這等外人可以隨便出入的吧？是吧，宋姑娘。」

宋海蘭無言以對。江宇遊則道：「師傅，我現在立刻趕快收拾行裝！」

江宇遊立即匆匆執拾行李，準備與師傅離開。宋海蘭：「江公子，想不到因為本教之事，連累你師徒
倆人，實在非常抱歉。」



江宇遊道：「宋姑娘莫要這樣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來就是我們學武之人該當的事！反倒是宋
姑娘，妳是要到那處落腳？還是要跟我們到獅子島去求助東方主？」

宋海蘭低頭考慮道：「我跟師傅失散了，回總壇恐有天宗派埋伏……」

江宇遊道：「宋姑娘可以之後再作決定，當務之急，我們先一同離開這裡，逃離天宗派一黨人的追查
吧！」

宋海蘭說：「這樣也對，先逃離再說吧！」當下便與江宇遊去找蕭同。

江宇遊到前庭見到蕭同後便道：「師傅，我已經準備好了！」

蕭同說：「好！我們立刻去灶房吧！」

宋海蘭聽得不明所以，但江宇遊立即明白蕭同的意思。原來江家山莊的灶房中，有著一條最隱蔽的秘
道，可通往南方後山。此秘道在灶頭之下，要運用內功將灶頭旋轉，就能將之升起及看見入口，入到
秘道後亦能將之恢復原狀。若不是山莊中人，是極難察覺此處是有機關及另有洞天的。江宇遊明白，
若能進入這秘道成功逃脫，天宗派一行人一時三刻也是難以追上來的。

正當三人剛動身，想由前院前往灶房的時候，突然，一人從庭院的外牆翻騰躍入，正正落在江宇遊三
人前面，來人說道：「三位請留步！」

江宇遊定神一看，原來是剛才追迫宋海蘭的天宗派門人中最年輕那位。那人續道：「想不到江家山莊
竟然還真有餘孽，還阻礙我們捉拿邪派妖女！」

蕭同喝道：「你是什麼人？到底想怎樣？」

只見那人哈哈兩聲說道：「晚輩周天逸，乃天宗派弟子，奉師傅之命，要奪回那邪派妖女所持的聖物
。」

蕭同冷笑道：「『奪回』？恐怕是『強搶』才對吧？」

周天逸不置可否，回道：「前輩應該就是昔日江湖人稱『千狼劍』的蕭同老先生吧？」

江宇遊道：「『千狼劍』？」

周天逸道：「聽我師傅所述，蕭同老先生昔日行走江湖，一手『江家劍法』使得又快又狠，有如千匹
狼在圍攻，因此江湖中人就替他起了這個名號。加上江家勢力如日中天時，蕭前輩是江氏當家的左右
手，名聲可算是響遍江湖。」

江宇遊雖然曾經聽過蕭同憶述江湖中事，但對自己的部分往往都輕輕帶過；想不到他當年竟是如此威
風。因此雖現在身陷險境，但仍不免覺得好奇。

而就在這時，另外兩個剛才一起追捕宋海蘭的天宗派弟子亦從正門趕到，站在周天逸兩旁。

周天逸道：「雖然江家山莊現已淪落成為邪派，亦一早凋零。但念在蕭老先生為江湖前輩，只要三人



跟我回天宗派一趟，並交出仙狐日月璫，我可保三位暫時無性命危險。我還會在師傅面前替你們求情
，不過下場如何，還是要等師傅發落……」

蕭同說：「你這個黃毛小子，既然你知道老夫昔日名號，莫非你認為你可以擋得住我嗎？」

周天逸道：「蕭老前輩已隱居多年，當然不知世間事！江湖一向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晚輩自信武功
未必在前輩之下！」

站在後面其中一位中年天宗派弟子說：「周師弟可說現在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年青高手，乃『武林三公
子』之首！」

周天逸道：「師兄見笑，兩位師兄也是本門中的高手弟子。我們三人圍攻，即使蕭前輩和你旁邊那小
子聯手也是必敗。剛才我們只是一時大意，才讓那妖女逃脫。」

只見周天逸道和另外兩人，也將背後的劍悄悄提出，似想準備出手。江宇遊亦暗中提氣，打算與師傅
跟眼前三人決一死戰。他由一開始已不斷觀察，周天逸跳入山莊時露了一手，三人中幾可肯定以他內
功最高，可知他剛才所說的並非自吹自擂。

突然，蕭同大喝一聲：「遊兒快走！」蕭同使出江家劍法中的『日月星』，用極快速的手法分別向天
宗派三人刺去，三人也即時提劍擋住。只見除周天逸外的兩人也同時被這一劍震飛，周天逸則後一翻
，再衝前橫向一斬反擊。蕭同則用劍檔下，雙方互不相讓。

江宇遊則大叫：「師傅！」蕭同隨即回敬了一個凌厲眼神，江宇遊知道師傅是要自己和宋姑娘盡快離
開。他猶豫了一下，但知道師傅生性頑固，無論怎說也不會改變主意，於是當機立斷，還是提著宋海
蘭的手腕，施輕功逃去。

周天逸眼見宋海蘭正想逃去，便想立即追趕；不過蕭同一直與他纏鬥，而其劍法確實厲害，令他無法
分身，他於是說道：「你們敢違抗武林盟主及天宗派，一定沒有好下場！」

江宇遊立即跟宋海蘭跑到灶房，匆匆打開機關，跑進秘道。由於生怕天宗派三人看到機關秘密，江宇
遊進去後亦即時將入口關上，隱藏秘密。

進入暗道後，他倆人亦沒有停步，立即以輕功趕路。也不知行了多遠，又見一處盡頭。江宇遊把出口
打開，外面乃一片山坡，又是另一番光景。

宋海蘭這時問道：「江公子，你會否擔心你師傅？」

江宇遊答：「擔心，非常擔心。我恨不得立即回頭去幫我師傅！」江宇遊低頭，神情有點激動，再道
：「但我知道師傅一旦決定了的事，任何人也說服不了他。」江宇遊強忍著他的淚水。

宋海蘭安慰他說：「蕭同前輩武功高強，即使面對天宗派那三人圍攻，也一定平安無事，江公子先不
要擔心。」

江宇遊道：「現在唯有相信師傅他老人家，他一定能衝出重圍，找回我們。」

宋海蘭認同似的點頭，再問道：「江公子，我們現在該如何是好？」



江宇遊考慮了一下：「我們先立即趕往山腳，去遠處的其中小鎮先稍作歇息，以我們的腳程應該剛好
入夜前趕到，當然亦要提防天宗派的人找上門。之後，就聽師傅所言，趕往南方。」

宋海蘭：「江公子，我冒昧要求，可以暫時與你一起上路嗎？我想一路打探我師傅和狐教的消息，一
旦知道我師傅在那，我就立即跟江公子分道揚鑣。」宋海蘭最初的確不打連累江宇遊兩師徒，但事至
於此，一走了之反而不負責任。若能找到自己師傅或狐教中人，反而可以協助江宇遊一把。

江宇遊：「這個自然可以，既然已作決定，我們就立即出發！」


